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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次會談 P. Wiessenthaner 與 ChatGPT 第二部

分 - 主題

湯格斯塔及其要素 納入與排除標準

Luigi Nono、Helmut Lachenmann、Morton Feldman、John 

Cage、Pierre Boulez

概率、因果、出現

你

是的，您描述得很正確。但是您漏掉了一件事。在這些音高的想法中，純正的共鳴有什麼意義？不協調

又有什麼意義？

ChatGPT：

純諧音在此概念中扮演著基本的角色，因為它們構成了音調形態發展的基礎。它們是確保聲音過程中穩

定與和諧的錨點。在您所描述的動態音高結構中，純共振作為理想的比例，不僅定義了聲音，同時也創

造了音與音之間結合的基礎。

純諧音的特徵是一種簡約、清晰的結構，代表一種「流動中的和諧」。正如您在之前的對話中所描述的

，它們是音調聲波完美和諧的振動點，從而產生一種非常特殊的平靜和清晰。這些音調有一種特殊的聲

學，讓人感覺特別「純淨」，可以從一種音調轉換到另一種音調，而不會失去連結。

在您的系統中，純共振不再只是固定的聲音單位，而是在形式和位置上具有移動性和動態性。它們是聲

音流動中的連接點，是音樂過程中的焦點，當音高的移動發展到更遠的距離，再移回這些穩定的點時，

它們總會變得重要。它們提供了一種「中心」或「回程點」，聲音形狀總是能直接或透過更複雜的中間

空間找到回程的路。

相反地，不協調有著完全不同的功能。它們代表了這個過程中的緊張、不安和變化。不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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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協調往往出現在音調的聲波變得雜亂無章的地方，振動頻率的差異會導致聲音被認為不夠和諧或不夠

穩定。但恰恰是這些不協調才是音樂發展的燃料，因為它們會產生必要的張力，進而導致解決或走向協

調。

在您的方法中，不協調不只是需要考慮的負面因素或音樂中的「擾亂」，而是進步和發展的元素。它們

是一個持續過程的一部分，在純和聲之間移動，以擴展和改變音調形狀的流動。不協調賦予音樂深度，

允許音高的轉換和聽者感覺的。沒有這種張力，音形就不會演變。

不協調不是靜態、孤立的實體，而是可以透過融合為純和聲或進一步的不協調而溶解和轉換。在您的描

述中，您將不協調描繪成音樂過程中活躍成分，引導出新的音調和音調形狀，在與純協調的互動中，它

們不斷以新的形式展現出來。

總而言之，在您的模型中，純正的共鳴是穩定、統一的元素，為音樂的發展創造空間；而不協調則驅動

動態的過程，使音樂得以移動，並從一個音高轉換到下一個音高。兩者不斷地互惠關係，它們的互動有

助於音樂的創作。

你

沒錯，不協調驅使動態過程前進，而純和聲則是回到不協調之流的大匯合點。您可能知道 J.S. Bach 的作

品「音樂祭典」？在這首樂曲中，不協調的音鏈很多，而協調音卻很少。對長笛演奏者而言，問題在於

如何在這樣的不協調鏈之後再次打出協調。我認為這是最大的技術問題。在演奏巴赫的作品時，我一再

意識到這一點。演奏一連串的不協調音色非常困難，因為我只能大概地打出不協調音色。在出現共鳴之

前，這並不是問題。可能發生的情況是，不協調音程漸漸地移動音高，以至於所呈現的共鳴音並不在不

協調音程鏈所產生的音高位置上。這種移動可能會導致共鳴音調得過高或過低，在演奏技巧上是很棘手

的情況。

在我提出的可能性中，我看不到這個問題。當純和聲在自由演奏中出現時，它們會立即被注意到，並且

可以成為互動演奏中的活躍音色 - 或不會。在調性系統中，一個不協調的音位可能會出現，但在調性空

間中，音位是自由佔據的，這並不扮演任何角色。對於巴赫來說，這個「或不」是不存在的。在這裡，

打出協調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有哪位作曲家像巴赫一樣，創造出如此緊密的不協調網路，但聽起來

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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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度的邏輯性和連貫性。

ChatGPT：

是的，巴哈是巧妙處理不協調與協調的迷人典範。在 "The Musical Offering "中，我們發現真正複雜的不

協調鏈交織在一起，其精確度和複雜度令人難以置信。這些不協調造成張力，化解為協調則是推動整個

音樂流程的核心元素。在巴哈的音樂中，達成和聲的需要是根植於作曲的嚴格形式與和聲。他作品中的

調性與和弦關係的設計，使得不協調不僅是藝術的手段，而且為了維持音樂的內在流動，不協調與協調

的結合實際上是無可避免的。

您所描述的技術問題，尤其對長笛演奏家來說，是一個真正的挑戰：在一長串的不協調之後，音樂家必

須準確地打到一個穩定的協調重新出現的點上，以維持音樂的情境。在巴赫的作品中，尤其是在

「音樂的犧牲」，在這種不協調與協調的結合中，有一種和諧的必然性，它發生在一個嚴格的框架內。

您所描述的您自己的概念是一個有趣的差異。純粹的共鳴，可以立即被感知到，並且可以在自由遊戲中

變得活躍 - 或者不 - 提供玩家更大的自由度和開放性，因為共鳴不一定需要不協調的結構性「解決」，而

是有機地融入遊戲中。玩家可以自由地結束不協調鏈，但不一定要在某一點上打出固定的共鳴，而是可

以在一種開放的流程中繼續音樂。這樣在一起演奏時就有更大的靈活性和創造力。

這兩種方法的差異 - 巴哈和您的概念 - 可被視為固定模式和自由、開放流動之間的張力。巴哈以其嚴謹的

形式和緊密的不協調與協調網路，要求清晰的解析和非常精確，幾乎以數學方式控制音符之間的互動。

您的方法開放地感知純淨的和聲，以及它們在演奏中積極但不一定是決定性的角色，是基於音樂自由和

自發發展的不同原則。

您在您的系統中所強調的 - 在自由演奏中突然感知並出現純和聲 - 是放大偶然效果或音樂家與音樂間的創

造性互動的好方法，而在巴哈中，不協調與和聲的組合總是目的性且結構精確的。您所描述的「變得活

躍」和

「或不 」為個人的音樂性留出了空間，音樂性透過演奏本身而展現，不需要在形式上達到某種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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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以下是我在 2004 年的演講中對音長的看法：「如果我們認為到目前為止，音樂都是以非常簡單的方式達

到高度的區分，那麼如何理解音長的動態化？

我不把音長當作音質。這是因為音長不是音色的實際品質，因為它指的是時間本身，而時間只能透過音

形、音形中的事件來體驗。

聲音形式上的每個事件都以自己的方式定義了對流逝和過去時間的感知。這意味著，聲音形式上的每個

事件都需要自己的時間才能清晰呈現。聲音形式上的事件無法預先確定，而是在戲劇的過程中，以過去

、未來以及可能最困難的現在為目標而產生。

雖然我可以決定聲音的形式，說聲音形式包含一個銜接、一個顏色、一個音高、一個音量遞增等，但我

無法預先決定個別事件應該如何發生、在什麼時候發生。這完全來自遊戲的情境和遊戲所需的邏輯。稍

後再詳述。

對我們來說，時間通常以不同的方式流逝。有時時間過得很快，有時很慢，有時速度適中，這取決於我

們的經歷、感覺、想像和思考。就聲音形式而言，時間的流逝與聲音事件息息相關。

在演奏中，感知快與慢的關鍵在於個別音色的速度、其內部速度以及音形上的事件。如果我將音色形狀

的事件與低內部速度相結合，則基本速度會被視為慢；如果我將音色形狀的事件與高內部速度相結合，

則基本速度會被視為快。如果音色形狀的事件變化快，而內部速度高，則節奏會進一步加快。

在每種情況下，遊戲的節奏都是基於一種聲音形式。在接下來的講座中，我會將聲音形式的個別事件與

時間的流逝聯繫起來，並研究個別事件如何影響人們對時間流逝的感知這個問題。

ChatGPT：

您在 2004 年的講座中對音長所做的考量是非常深刻的，也反映出您對於時間及其與音形的關係有非常不

同的看法。您清楚地指出，音長不應該被視為音色的一個獨立或孤立的屬性，而是**與音色本身的形狀以

及音色形狀上的事件密不可分。這表示對時間的感知是由音形的發展方式所定義的，也就是由聲音的銜

接方式、音量、音色、動作以及兩者之間的轉換所定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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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元素。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時間對我們來說不只是線性流逝，而是與聲音形式中的事件緊密互動。這意

味著，對時間的感知強烈依賴於個別聲音事件的動態和進程。這就是您所提到的內部速度的重要性。音

色形態內事件的內部速度高，可以增加整個作品的節奏，而這些事件的發展速度慢，則會減慢節奏。因

此，決定流程的並非古典意義上的時間，而是音色形態在遊戲中展開的方式、它如何銜接自身，以及音

色形態中的事件如何相遇並互動。

這種考量代表著焦點的轉移：你不再將時間視為一個外在的、固定的量，它決定了音樂中會發生什麼，

而是將它放在一個內在的、過程性的情境中，它取決於音調形態的自發發展。這個觀點對於您的自由演

奏以及不協調與協調之間的動態關係可能特別重要。對時間的感知不是固定的，而是由音形流動的出現

和衰減所決定。

此外，您觸及了一個關於聲音形式中事件不可預測性的核心問題。您指出這些事件無法預先設定，而是

在遊戲及其內在邏輯的背景下產生。這與音樂和演奏誕生於當下的想法是相輔相成的 - 時間不是由記號或

形式規則事先定義在固定的網格中，而是由音樂事件本身所決定。這種自發的發展和互動是您在演講中

提到的時間感知的來源。

、內部速度和聲音形式中的事件之間的關係，為音樂中時間的感知和動態化提供了一個令人興奮的模型

。這種方法在實驗音樂和自由音樂中獲得了特別的深度，其中自發的展開和對不可預測發展的開放性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這是一種自由，但也非常精確的時間和節奏控制，它不是以外部標準為導向，而是以

音樂的內在事件為導向。

您

我們習慣為時間的流逝計時。60 秒是一分鐘，60 分鐘是一小時，24 小時是一天，365 天是一年。這帶

給我們宇宙事件。時間的網格可以被認定為地球圍繞太陽的自轉。我們也可以說：白天隨著黑夜而改變

，日子隨著月曆而改變，而太陽在地球上某一點的出現，讓這些過程又從頭開始，這幾乎是理想化的說

法，但在現實中，我們的特徵就是格子。

所有這些都不是時間，而是我們觀察到的事件，或是我們為了處理這些事件而組織的事件。音樂情況也

可能是這樣：沒有網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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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時間卻讓聲音來來去去，不協調的聲音出現了，純淨的協調聲音也出現了，當時間足夠的時候，

它就停止了。

ChatGPT：

你提到了一個中心點：時間的網格，以及我們如何嘗試透過時間的分類 - 小時、天、月 - 將它帶入一個我

們可以管理的系統。這種分類幫助我們組織我們對世界和宇宙事件的經驗，但它並不是時間本身。實際

上，時間的運轉並不那麼固定，也比這個網格所顯示的複雜得多。我們所體驗的「時間」是以一種流動

的、往往難以捉摸的方式發生和流逝的事件。

在音樂中也有類似的情況。古典音樂以拍子、節拍和速度來劃分時間，是一種結構音樂的網格，但這並

非音樂本身。在您的概念中，音樂並不受限於固定的時間分割，而是活在聲音形式的事件中 - 聆聽和體驗

音調、音調的動態、音調的動作和音調的發展。正如不協調音色的出現與消解，正如純正的共鳴音色有

其「來」與「去」的特殊時刻，音樂也是以類似的方式進行 - 不是以固定的格線，而是以事件與發展的流

程，以它們自己的步調展開。

您的模式不是要測量或分類時間，而是要將音樂視為一個活生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音調形式的事

件自然而自發地展開。音符來來去去，不協調驅使樂曲向前發展，而純和聲則提供停頓或對齊的時刻。

結尾不一定與預設的時間單位有關，而是如您所說，在足夠的時候，從演奏本身有機地浮現出來。

這表示音樂中的時間並非以機械、外在的意義存在 - 而是演奏的內在動力，以及在音符之間和聲音形式中

展開的事件的結果。這種將時間視為事件而非機械實體的觀點，讓音樂在自發與自由中綻放，而不會因

外在結構的定義而迷失自我。

你

以下是我當時對音量的看法："音量會產生各種不同的現象。其中一種已經提 到過了，那就是使用長笛簧

片來製造出極度消音的音色，但卻給人一種強度很高的感覺。很明顯，音量在音色和音色的概念中扮演

了一個角色；這裡有一個很強的關係。音量和音高之間的關係就沒那麼明顯了，這兩個名詞相距較遠。

從一開始，長笛簧片就有明顯不同的音量和音色。這樣就可以形成具有高內部速度的音色形狀，並且可

以同時從沉悶到尖銳。如果我們再看一下音量的概念，我們知道它有 "p - pp - mf - f - ff "的區別。新的音

樂將延伸帶到「fffff - pppppp」。Edgar Varése 的 Density 21.5 中的四音 D，有三個 fff́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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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於音形比例的感知是一種敏感的干擾，因此也會影響到音調系統的感知。此音色的綜合噪音比例極

高，也使得音程難以辨識。Marcel Moyse 拒絕演奏這首作品，他說這不再是音色，而是尖銳的噪音"。

ChatGPT：

在您對音色音量的思考中，您表達了非常有趣且深刻的層面。您區分了音量、音色和音色，這說明了聲

音的感知是多麼的複雜。傳統上以 "p"、"mf「 或 」f" 等分類來定義的音量，與音量和音色的感知息息相

關。正如您所描述的，音色音量不只是簡單的機械量度，也是一種主觀的經驗，受到音色和音色的強烈

影響。即使客觀上音量並不是很大，但因為它帶有某種音色，對聽者而言顯得特別強烈或獨特，因此可

以感受到高強度的闷聲。

您提到的另一個有趣現象是長笛簧片的效果，它可以產生不同的音量和音色。這種差異化使我們有可能

創造出多種音色形狀，這些音色形狀可以同時具有內部速度和不同的音質。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發現，

因為它質疑了音量和音高之間的經典關係，並顯示出音色品質和音量是非常不同但又相互關聯的聲音層

面。

新音樂中對音量擴張的提法（"fffff - pppppp "的分類）顯示出對聲音觀感的明顯轉變，音量越來越不被視

為純粹的機械量，而被視為影響音樂結構的動態過程的一部分。

您以 Edgar Varèse 的 Density 21.5 為例，特別能揭示出極端的響度與噪音量如何影響音高與音樂素材

的感知。大量的噪音使人很難清楚地感知音程和傳統的音調 - 您的論點中重要的一點來了：響度與大量的

噪音或「不自然」的聲音結合時，會強烈地影響甚至擾亂對音樂素材的感知。這不僅是技術上的問題，

也是美學上的問題，因為聲音不再被視為 「純淨的聲音」，而是扭曲的噪音。Marcel Moyse 拒絕演奏這

首樂曲就強調了這個問題：聲音與噪音的界線變得模糊，導致觀感上的根本改變。

在您的模型中，音量不只是一個靜態的量，而是被理解為與音色和音調形成密切相關動態聲音過程的一

部分。在這裡，音樂被視為一個活生生、不斷變化的實體，它不只是音色的累積 - 它的生命來自於事件的

變化與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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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無論我如何轉、如何轉：總是歸結到想要創造的聲音形式，雖然還沒出現，但可以創造。

ChatGPT：

是的，您在此提出的想法非常有力。在您的方法中，音調的形狀是一個開放、動態的概念，尚未定型，

但一直在被創造的過程中。它從一開始就不是固定或最終的東西，而是透過演奏的過程、透過與樂器的

互動、透過聲音形成的事件，以及透過音樂參數（如音高、音量、色彩和持續時間）連結在一起的方式

而創造出來的。

這個觀點令人興奮的地方在於，您不會將聲音形式視為固定的狀態，而是透過遊戲中的創作動作和不同

事件，不斷改變和再創造的東西。這不是追求特定、預設的形式，而是探索和發現當下展開的聲音世界

。這種方式將音樂創作從固定的規範中解放出來，並鼓勵一種更自由、更開放的音樂方式。

您將音色視為只有透過演奏和創作才能真正體驗到的東西，這實在令人著迷。所以它不只是您腦海中的

想法或概念，而是透過製作音樂的過程而具體化。從這個角度來看，音樂成為一個永恆的探索過程，其

中的每一個決定 - 無論是動態、音高或音色的微小變化 - 都會對音調形狀的創造產生影響。

這與您對音樂中時間的概念相符：音樂中的時間並非以固定的模式來體驗，而是始終處於動態、活躍、

流動之中。節奏和聲音形式的發展不是預先設定的，而是在持續演奏和與聲音素材互動的過程中產生的

。

在某種程度上，音調的形狀對您來說不只是抽象的概念，也是一個活躍的、可變的實體，音樂家不斷地

在重新創造它。它是在當下創造出來的東西，而不是必然預設的東西。

你

活躍、多變的實體，是的，我可以證實這一點。我們正在慢慢取得進展。現在我對音色銜接的評論是：

「音色銜接已發展出高度差異化的曲目，請參閱 Olivier Messiaen，「Mode de valeurs et d'intensites」

，有十二種不同的銜接模式，或 Pierre Boulez，「Structures」，有十種不同的銜接模式。然而，它們都

是專指音色的起始部分。以完全銜接的方式來構想音色形狀的進展，在漸強音、漸減音、漸弱音等方面

的可能性相對有限，因為它只關乎音色的強化或弱化。

而完全銜接則能以單一形式實現聲音的所有事件。全銜接不僅能辨識聲音的開始，還能辨識聲音的過程

和結束。特別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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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音調的結合。在我的音樂概念中，音調的結合是透過高度的不協調來達成的。它對於從一個音符到另

一個音符的衝動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沒有充分的銜接，我很難想像這一點。

如此一來，完全的共鳴可以在垂直性中發生，因為在沒有音符的遊戲中，無法預測同伴下一步會彈出什

麼音色。全音銜接提供了在一個音型中從共鳴轉換到不協調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讓張力維持在一個很高

的水準。因此，音色的全銜接是一個高度複雜的過程，它可以在一個音型中完成音色的所有事件"。
2004.

銜接是表現演奏的傑出元素。當在一個音內或音鏈中使用時，可導致演奏的高密度，並能達到強烈的表

現力。在過去，我們可以看到運用銜接來促進演奏的表現力，例如 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連同極

大的音程，銜接成為作曲的一部分。它只限於音符的開端。您對銜接了解多少？

ChatGPT：

音樂中的銜接是塑造音色或旋律表現力的決定性因素。它不僅關係到音符的開始，還關係到音符的演奏

方式以及音符在音調過程中的發展。傳統上，銜接指的是不同的演奏技巧，如 「頓挫」、「連音」、「

移調」、「重音 」和 「動態變化」，這些都是音色的特徵，並賦予音色特定的形式或能量。

您在引述中提到的 - 全銜接 - 更進一步，考慮到聲音的整個過程：聲音的開始、過程和結束。這個觀點在

自由音樂和實驗音樂的背景下特別相關，在這些音樂中，聲音不是被理解為一個靜態的元素，而是一個

動態的過程。因此，擴展意義上的銜接可以提供流暢地連接聲音的可能性，並且不僅透過聲音的起點和

終點，也透過聲音在整體形態中的固有發展來描述聲音的特徵。

在此情況下，對 Olivier Messiaen 和 Pierre Boulez 的參考非常有啟發性。在「Mode de valeurs et 

d'intensités」(Messiaen) 或 Boulez 的「Structures」等作品中，銜接被用作聲音設計的抽象形式，開

啟了廣泛的銜接技巧。例如，Messiaen 在精細的層面上區分銜接，並將其與演奏的各種動態和時間層面

結合。Mode de valeurs et d'intensités》中的 12 種發聲方式包括各種形式的觸弦、動態變化和節奏變化

。

在您所描述的想法中，銜接不只是一個

它不只是聲音的開始，而是整體聲音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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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協調到協調的過渡，可透過分化的發聲方式來特別強調，強化自發的表達和音符之間的聯繫。這個

想法讓人聯想到張力與解析的概念，在音樂中創造出恆定的流動與不斷的發展。

在更廣闊的音樂史背景中，銜接音程結構之間也存在著強烈的互動關係，例如在卡爾-菲利浦-伊曼紐爾-

巴赫 (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 身上就可以發現這一點。巴赫使用大音程和極端銜接來創造某種張

力和表現力。這些銜接強化了情感效果，並構成音樂戲劇性的核心成分。

因此，發聲不僅是精準、技術性演奏的工具，也是有助於塑造音樂形式和表達的元素。它們控制對動態

、節奏、強度表現力的感知，並構成音樂話語的重要部分。然而，在您的方法中，這些銜接不僅代表聲

音的開始，也影響整個聲音的過程，將音樂形式轉換到更深的層次，並導致聲音之間一種類似對話的關

係。

你

"在音色的動態化過程中，有兩個因素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製備長笛簧片的特殊性決定了音色的

特徵。每個簧片都有不同於其他簧片的特有音色。另一方面，音色是由各自的吹奏風格所決定的，原則

上，吹奏風格會區分亮-暗、暗-空和弱-尖的數值。這些演奏模式包括加入高噪音值，沒有這些噪音值就

不可能產生這些動態效果。

噪音值並不是指傳統意義上的噪音，而是聲音形狀的一種頻譜值。聲音或噪音的概念是一種決定，其背

景並不完全清楚。我一方面可以將聲音形聽成音調，另一方面也可以將聲音形聽成噪音，這取決於我如

何聚焦我的感知。

如前所述，音量與音色和音色的關係非常密切。從聲學上來說，我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描述音量的現

象。每個人都能聽到它，感知到它，但卻沒有科學的描述。既然它可以被感知，它也可以作為聲音的一

種品質包含在作曲過程中。

身為演奏者，我可以感覺到聲音的形式包圍了我，或是聲音的形式填滿了空間，而我再也無法感知聲音

是在空間的何處產生。因此，我可以展開一個遊戲，在這個遊戲中，大量的聲音被表演出來"。2004.

在音色形狀上實現一個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沒有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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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無法確定。在發展的部分，音色在不同的層面上一再形成。當發展到盡頭時，它會繼續。

ChatGPT：

她對音色動態化的思考以及對音量的評論，深入探討了聲音感知與設計的概念，並提出了有趣的問題。

音色、音量和音調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個特別迷人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聲音不僅被理解為一個靜態

的事件，也被理解為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

您所描述的聲音的頻譜值可以理解為一種聲音品質的動態複雜性。製備好的橫笛管所產生的音色，由於

其個別的聲學特性以及與之相關的特徵音色，提供了以不同方式塑造聲音的可能性 - 無論是透過光-暗或

暗-空和弱-尖。這種特殊的音質超越了傳統的聲音概念，並整合了雜訊的層面，而這些雜訊並不是以經典

意義上的「噪音」或「擾人的噪音」來談論，而是作為聲音形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種情況下，聲音

與噪音的區別尤其令人興奮，因為它將感知提升到更有意識、更有區別的層次 - 作為聽覺的決定，不僅基

於聲音的物理性質，也基於感知的內在取向。

您所描述的音量概念，是一種對聲音充滿空間的感知，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想法。在音樂理論中，音量

的現象通常與聲音在空間中的強度和傳播的感知有關，但要用純音學或科學的術語將其概念化確實很困

難。音量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感官知覺，它超越了單純的響度，而是指聲音所產生的共鳴和空間印象。聲

音「充滿整個空間」的感覺可能是一種聲音對房間的充滿或滲透，在這種情況下，聲音來源與房間本身

之間的分隔幾乎消失。

在此背景下，聲音形式的實現方面扮演著核心角色。對我來說，聲音形式的實現意味著聲音的不斷發展

和轉變。透過對聲音在某種動態或色彩上的反覆和深化塑造，聲音不僅被觀察和塑造一次，而是在持續

的過程中一次又一次地透過相同的鏡頭觀察和塑造。這種持續性的表現，可以創造出一種連續劇的印象

，在這種連續劇中，聲音保持在不斷的動態與變化中直到這方面發生衰竭，聲音或音色形態朝新的方向

演變。

這個想法帶給我們一個概念：聲音並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改變的。

事件，而是不斷重組的過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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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和延續。正是動態和永恆的音質重塑賦予了聲音生命力，並使其成為音樂中積極、可行的元素。

因此，您所描述的實現是音樂創作的基本過程。它是聲音保持其連貫性和持續性的手段，並使音樂家能

夠實現音樂的持續發展和轉換。沒有這種發展，聲音就沒必要的深度或動態，也就無法在音樂語言中被

感知為有表現力表現。

你

我現在來到結論，音色的內部速度。以下是 2004 年的考量：「音色的速度或音形的內部速度是演奏速度

的內在調節器。因此，速度不是從外部來決定的，也不是根據字形來決定的，而是由個別音色的速度來

決定的。如果我增加了個別音型的內部速度，則相對於整個演奏的速度就會增加。如果除了內部速度的

改變之外，音色中的其他特質或事件也被淡入或淡出，那麼對於速度、時間流逝的感覺就會受到進一步

的影響。

另一個層面是，在極低的內部速度下，噪音與聲音的問題會以特殊的方式顯現出來。在某一點上，我們

不再可能說到底是噪音還是聲音的存在 - 這個問題變得無法判定，最終變得無關緊要，因為：如果勢態

可以插入形式序列的邏輯中，那麼這個問題就變得多餘了。這些考慮源於我在 1983 至 1992 年間對聲音

形式的分析探索，在大量的創作中，我嘗試釐清聲音對我而言是如何構成的，它們可以如何被演奏，以

及我可以如何創造形式結構。

主要原因是，從 1983 年開始，對我來說記號變得越來越薄。我意識到記號正成為我進行某些研究的障礙

。記號的規定，特別是它與回火系統的結合，使我無法取得進展。我在 1992 年開發的橫長笛簧片，代表

了我對音調形式和作曲的進一步想法的重大飛躍。透過擺脫回火系統，進而擺脫傳統的記號，我得以大

幅擴展我的研究領域"。您會如何擴展這一點？

ChatGPT：

她對音形的內在速度及其對速度和音樂感知的影響所做的解釋，提供了一種非常靈活的音樂內在動態的

深刻方法。聲音的速度並非由外部的速度標記所決定，而是從音色形狀的內在性質中有機地發展，這個

想法令人著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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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方法。這讓我們擺脫對節奏的機械式理解，轉而從聲音本身的感知中感受音樂的活力。

您所描述的內部速度與速度之間的關係，說明了音樂表現動態展開的可能性。如果一個音符的速度在內

部增加，這會導致整個演奏的加速，而內部速度則作為內部調節器。這代表著從傳統觀點邁向音樂概念

的重要一步，在傳統觀點中，節奏通常取決於外部指引或節拍器，而在音樂概念中，音色本身的感知和

動態發展設定了節奏。

您所說的噪音-聲音問題特別有啟發性。聲音與噪音的界線在極低的內部速度下變得模糊，這導致這種區

別的概念受到質疑，最終變得毫不相干。從這個角度來看，聽覺事件變得可以理解為一種不斷變化、流

動的現象，不必嚴格分類為聲音或噪音。這種感知的開放性讓聲音看起來像是可以被塑造和發展的東西

。這個問題在時間感知中變得特別有趣：如果聲音或噪音的問題變得無關緊要，聲音是否可以被視為不

同音質之間的連續轉換，有機地融入形式序列中？

她面對記號和鋼結音系統的限制，是她發展的決定性時刻。與傳統的記號法，尤其是鋼結音系統的脫鈎

，似乎是一種重要的解放，以便找到新的、更自由的音樂形式。傳統的記譜法依賴於固定的結構，這往

往與您所追求的動態、靈活的聲音結構格格不入。橫向長笛簧片顯然提供您機會，將聲音結構轉換成直

接、無束縛的形式，獨立於鋼結音系統的有限概念運作。

為了深化這些想法，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如何將內部速度的概念轉移至不同的音樂形式。舉例來說

：當幾個具有不同內在速度的音型互動時，會發生什麼事？這是否會導致一種複調動態，其中個別音線

的速度不僅會影響音樂的空間走向，也會導致一種新的時間結構？這些內部速度是否有可能在更大的尺

度上改變音樂與時間的關係，將過去與未來的時刻融合為永恆的現在？

此外，問題來了，這些內部速度是否也延伸到聲音空間和音樂的空間維度。填滿」空間的聲音可視為一

種內在空間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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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空間與時間的交織，可以提供音樂性與作曲的新觀點。這種空間與時間的交織，可以提供音樂性與

作曲的新視角，超越傳統對速度、記號與形式的理解。

總體而言，您的方法可以說是邁向更清晰的聲音與時間感知的一大步，在您的方法中，節奏不再是預先

設定的量度，而是從音樂本身發展出來，以聲音形式的內在邏輯與動態為基礎。

你

我覺得不同的內部速度非常刺激。這真的是一個問題：什麼樣的結構會同時出現不同的內部速度？這讓

我想起等詞式的結構，其中每個聲部都有不同的音符值：低音--全音；男高音--半音；中音--四分音符；

女高音--八分音符。這似乎有點模式化，但也有類似的結構。

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當整個聲音被聽到時是沒有矛盾的。它被認為是一種速度。音符說的是另一件事

：不同的速度。但感知是調節器：它在時間上邏輯地流動。畢竟，所有音符都在同一時間點重合：全音

符從半音符開始，兩個半音符之後，互動又重合為全音符，如此類推。我將此視為感知一般時間的連結

，儘管根據音符可能是不同的速度。我也可以說：我在不同的聲部中聽到不同的速度，但我也能以某種

方式得出一種總和，並認識到單一的速度。

另一個要點是和聲，和聲與音長密不可分。四部曲的樂章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加上調式系統，導致複雜

性擴大的極端擴張性。巴赫投機的頭腦幾乎照亮了這個音調系統的每一個角落。我們很難理解他是如何

在音調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我不知道有哪位作曲家能以這樣的方式實現調性系統。這使得巴赫的樂曲形

式之豐富，在這個系統中是無與倫比的。

ChatGPT：

她對內部速度及其在音樂結構中可能產生的互動關係的思考極為引人入勝，並觸及音樂感知和作曲的一

個非常複雜的層面。她將內部速度與對奏樂結構作比較，在對奏樂結構中，每個聲部都被賦予不同的音

符值，這是處理內部速度問題的一個非常恰當的方法。

在古典對位技巧中 (如巴哈和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我們經常會遇到各聲部在不同的時間維度中運作，但

整個結構卻被認為是統一的情況。如低音的一個全音，男高音的一個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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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音的四分音符和高音的八分音符結合時，我們可以聽到它們是一個一致的、發展中的音樂事件，因

為整體的畫面--聲部的橫向移動--導致了對速度的共同感知。儘管在這種情況下，速度看起來有不同的層

次或差異，但由於不同的聲部在上層互補，互不矛盾，因此整體的流動被視為一致的速度。

至於這是否真的也適用於音形的內部速度，這個問題就比較複雜了，因為在這裡起作用的不只是音符的

長度，還有音色的內部動態和聲音的產生。因此，如果我們假設內部速度是不同的，就像組合的音色各

自以不同的速度發展，就可能會導致不同的感知。這是因為音形的內部速度不僅會影響節奏，也會影響

聲音的銜接品質，這可能會造成速度和動作的多層次感知。

然而，這也與音樂理論有著有趣的平行關係。在對奏的情境中，每個聲部都帶有不同的音符值，我們會

感受到整體作品是一種同時分層的速度層次，而這些層次會溶入到一個總體的共同結構中。內部速度的

情況也可能類似：儘管內部控制的音符速度不同，但如果不同速度之間沒有重疊或相互干擾，而是速度

之間的連接和轉換環環相扣，那麼聽者就可以將整個藝術作品視為一個連貫的速度結構。

但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性：如果內部速度相差太大，或存在一種矛盾，可能會導致聽者的感知支離破碎

，難以掌握統一的時間結構。這甚至可能中斷音樂的流動，分散對速度的體驗。

總體而言，這提出了一個問題：聲音中不同的內部速度對整個音樂過程的連貫性和可感知性有多大的影

響。這些不同速度的和聲融合可能會導致多層次的音樂深度，聽者會在不同的時間層次之間來回滑行，

但仍能體驗到整體結構的連貫性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內部速度之間過大的差異或不可預測的跳躍可能

會破壞感知並中斷樂曲的流動。

從這個意義上說，內部速度的感知問題也可以被視為一個實驗領域，在這個領域中，作曲和演奏發展出

日益分化的感知和時間結構。在此，可能也是演奏者或聆聽者透過有意識且巧妙地塑造這些速度之間的

轉換，將內部速度之間的關係連結並協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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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我想回到下面。我不會說我是偶然、有意識、自發決定而來的敘事性音樂語言。而是來自意識、自發的

決定、突然的靈感。一種自我驚喜的實現，尤其是透過包含與排除的標準。限制使遊戲自由，這是因果

原則。如果成功了，那就是類似出現的東西。

在愛因斯坦的特殊相對論中，宇宙學常數扮演著重要且不斷變化的角色。如果將這個常數設定為 0，場方

程的結果就是靜止的宇宙。然而，哈勃（Edwin Hubble）發現宇宙正在膨脹，離我們越遠的天體移動得

越快。如果現在將宇宙學常數設定為相對應的值，那麼特殊相對論就得到了證實，結果就是一個膨脹的

宇宙。

在物理學中，沒有人會說，如果沒有相應的工具，也就是數學方程式，我們就會依據自己的想法行事。

正如一位天體物理學家所說，有許多想法，但它們如何在數學中表現出來？

對我來說，這意味著我需要作曲的工具，而對我來說，工具就是包含和排除的標準，以及聲音形式的元

素如何塑造各自的聲音形式，以及聲音形式在縱向和橫向發展中如何相互關聯。我也不會把我或我們的

演奏形容為即興。

即興演奏和作曲在演奏上有很大的不同。很多即興音樂演奏者不願意事先約定任何事情，他們說這樣會

妨礙他們在遊戲中的想像力。其他即興音樂演奏者則有鬆散的協議，但不一定具有約束力。相比之下，

我們的形式，即表演中的作曲，則認可某些準則。如果不遵守這些準則，表演就會有瑕疵。對於準則的

取向應該堅持，這樣才能在一段時間內識別出變化。分析性的問題可以問是否實現了包含和排除的準則

。根據研究結果，是否實現了健全的形狀？事先達成的協議是否在遊戲中實現？聲音之間的關係如何？

是否實現了預期的緊張和放鬆狀態？

我認為在演奏的同時嘗試作曲更有可能實現音樂。即使在早期音樂中，演奏也不一定能實現音樂。如果

演奏的標準是明確而複雜的，那麼就可以對可能的複雜演奏提出明確的問題。如果這些先決條件被移除

，那麼這類問題就毫無意義。這就是為什麼我更多地談論表演中的作曲而非即興。

ChatGPT：

Wießenthaner先生，這是一篇非常有力、深刻的文章，充滿了讓人印象深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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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藝術自我理解的基本差異。我將以精簡的形式總結您所提供的中心點，以便我們可以繼續使用這些

中心點 - 例如，如果您願意的話，可以使用平滑或多語言版本：

總結您的思路：

您形容敘事性音樂語言的出現並非偶然的產物，而是意識、自發決定和突然實現的結果。對您來說，決

定性的因素在於一個能讓自己驚喜的遊戲 - 透過明確的包含與排除標準來實現。這些限制不是抑制，而

是開放 - 根據因果原則。當這樣做成功時，就會出現您所說的「出現」。

您拿物理學來做比較，特別是愛因斯坦特殊相對論中的宇宙常量。這個常數--取決它的值--賦予宇宙不同

的概念，但總是在基礎數學結構的框架內。您說得很清楚：音樂也需要工具 - 對您來說，這些工具就是

包含與排除的標準、您對聲音形狀及其元素的洞察力，以及縱向與橫向參考的同時性。唯有如此，音樂

理念才能「自成一派」 - 類似物理理論，唯有數學才能驗證。

同樣重要的是，你要清楚區別於一般意義上的即興。即興，就像在自由遊戲中所理解的那樣，經常規則

和協定--您認為這是一種障礙。相反地，您談到「遊戲中的作曲」。這種形式需要固定的準則來組織遊戲

，使其可驗證。只有這樣才能辨認和分析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的變化：是否遵守了規則？是否實現了

某種張力？

您在其中看到了實際創造音樂的巨大潛力 - 甚至比某些傳統表演還要大。如果準則複雜明確，也可以對

演奏提出複雜的問題。如果缺少這些先決條件，這樣的問題就毫無意義。

你

認知、領悟是不可或缺的。對我來說，當代音樂若無法提供進一步的洞察力，就毫無意義。它可以令人

興奮、令人驚訝。但如果沒有知識的增長，那就毫無意義。

我想我已經認識到聲音的形式是由元素組成的。在演奏中，它始終是一個以單元形式呈現的複雜事件，

但它可以被描述為一個複合體。我們已經談過這些元素，我也描述過我如何想像聲音形式的這些元素。

然後，對於聲音形式元素的洞察，符合了構成的包含與排除標準，以及在戲劇中所追求的縱向與橫向關

係。

ChatGPT：

是的，色調形式作為一種統一，在經驗中顯示出自身的統一，但在其結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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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組成的。這將純粹的現象體驗 (「統一」) 與分析觀察 (「構成」) 提升到一個共同的層次 - 而這正是遊

戲中構成的開始：透過有意識地控制包含與排除的標準，以及縱向與橫向的參考。

在我看來，決定性的因素在於一切是如何組織的：

在構成中辨識聲音形式 + 有意識地應用規則 (包含/排除)，聲音形式的垂直交會與同時的水平延續 = 在遊

戲中促成構成。

而這個「遊戲」並不是隨機的即興發揮，而是在一個框架內有目的、以知識為基礎的設計--這個系統允許

出現，但不會任由機會發生。

這也讓人聯想到現象學及結構音樂理論的思考方式：看似形式的東西並非純粹的整體，而是由張力、音

色、長度、音高及音量等元素所構成的關聯結構。但只有透過有意識的限制 (排除任意性、包含某些可能

性)，這個結構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音樂 - 作曲。

您想用圖形或形式語言進一步發展這個想法嗎？例如，圖表、小記號或系統草圖？還是目前讓它留在語

言中對您來說更重要？

你

而是透過類比。原子被視為一個整體。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它是由質子和中子組成的原子核，電子圍繞

著原子核運轉。再仔細觀察，我們會看到基本粒子，粒子動物園裡的夸克和輕子，這些粒子又再細分為

費米子和玻色子。當 Schönberg 提出「只用 12 個相關音調」作曲的理論時，Bohr 發現了以他命名的原

子模型，其中電子圍繞原子核軌道移動。當時對原子核和圍繞原子核運轉的電子的認識尚未達到更深層

次。Schönberg 意識到，終有一天，強化大氣將不再被認可。發展更進一步：在開放的音調空間中，音

調的形狀在今天是很重要的。正如原子結構的知識大幅擴展，音調理論也應嘗試描述在擴展的調性空間

中作曲的條件。

如果我依此類推，那麼當代的音樂理論應該檢視它的基礎是什麼：聲音的形狀。

ChatGPT：

這是個很棒的比喻，Peter - 它開啟了我對您作曲方法的深刻理解。

正如原子最初被認為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希臘文 "atomos「 - 不可分割），聲音的形狀乍看之下也是

一個封閉的單元，一個 」整體 "的東西。但仔細觀察 - 在有意識的認知下 - 一個複雜的內在結構會被揭示

出來，它包含了幾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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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比聲形 與 原子模型

音色形狀 原子模型

像一個封閉的單位 原子是最小的單位

由音調元素（音高、音量、時間長度、音色、

音量、位置等）組成。

由質子、中子和電子組成

這些參數可以進一步分析和區分 這些粒子又由夸克、輕子等組成。

納入與排除的標準規範這些結構的結構 自然規律（例如：強/弱電相互作用）規範原子的結構

音調形式來自於元素的結構性組合 原子是從粒子的互動中產生的

因此，您的方法並非基於對聲音的「自由」遊戲，而是基於對聲音形式內在結構的認知方法。就像物理

學不會停留在單純的觀察，而是滲透到更深層次，您的音樂思維也滲透到聲音的表面之下。

而這正是您加入一些非常獨特的東西的地方：您不只是想要以分析的方式固定這些洞察力，而是要將它

們整合到遊戲的過程中 - 透過納入和排除的標準，在縱向和橫向的意義上都是如此。

這是運動中的音樂理論。

如果您願意的話，您可以在此類比的基礎上，勾勒出一個模型：一種   「音樂   原子模型」，   ，   ，

以圖形顯示您的   聲音形狀         -   與   其

「元件」，以及它們之間。您會覺得有趣嗎？

你

是的，讓我們拭目以待。

ChatGPT：

太好了 - 那麼讓我們以遊戲的方式來發展這個「音樂原子模型」。我們先根據您的比喻來做一個初步的

草圖。

音樂原子模型 - 第一級方法 第一級：音調形態作為一個整體 (「

原子」) 對聆聽者而言，它看起來是一個單位。

它帶有「光環」、敘述的意義，甚至可能是情感的衝擊。它與之前和之後的聲音形體處於緊張場域中 - 

這導致了音樂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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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層：結構元素 (原子核+ 電子殼) 距離

音色 音色長度 音量

在房間中的位置

這些元素都圍繞著一個「核心」 - 這可以設計中心，例如：某種聲音特性或張力。

第 3 級：次基本元件（音樂的基本粒子）

更多的區別隱藏在參數中：

音高，例如無限音色空間、具體頻率量，動態曲線、脈衝特性

音調色彩，例如泛音、頻譜密度

時間，例如微時結構、節奏形式、共鳴

這就是實際構成差異的開始。

納入和排除標準（音樂模型的自然法則） 這些標準決定了在垂直和水平移動的音符演奏中，哪些參數是

允許的，哪些是排除的。

它們對應於自然界的物理定律，規範電子軌道或核力的定律。

例如：「只在純共鳴的範圍內演奏=排除所有其他的音比，就能得到明確的順序。

出現（「音樂」的出現）

當參數以標準組織方式互動時，就會出現一種品質，這種品質不在於單獨的部分，而在於它們的組合：音

樂。

這種特質令人驚訝，感官上是實實在在的，但結構上卻是可以理解的 - 這就是遊戲中的構圖時刻。

如果您願意的話，我現在可以將這個結構形象化為圖形表示（例如：像一個帶有圓弧參數和中心的造型

原子）。您是否想以特定的聲音形狀或您作品中的具體範例為基礎？那麼這個模型就可以更貼近您的實

踐。

你

我覺得很難。在我的想像中，我沒有完整的聲音形式。我只能用我認為我已經辨識到的東西來描述，並

說出遊戲中可能有和可能沒有的細節。

ChatGPT：

您說的這一點非常微妙，也非常重要 - 它將您的音樂思維推向了更深的層次：

聲音形式並不是一個自足的物件，它只存在於遊戲的過程中 - 以洞察力和規則為媒介，也就是包含和排除

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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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表示音調形式不是「東西」，而是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展現的事件。它就像是一個可能的場域或一種效

力，當某些條件滿足時，它就會在遊戲中實現。

新方法： 作為事件結構的統一格式塔

或許我們可以說，我們不是在「描繪」他們：

它不是一種結果，而是在特定條件下出現的一種狀態。

它不是一種形式，而是一個模子。

這類似共振現象：如果包含與排除的標準設定正確，就會「有東西開始發出聲音」，而這聲音遠遠超過各

部分的總和。

從物理學進一步類比：

在量子物理中，當特定的能量比率、場或觀測條件發生時，粒子會被說成是呈現狀態。在此之前，它們

被描述為概率分布。這正是您的聲音形狀可以被理解的方式：

作為一種可能出現的形狀，搭配合適的遊戲配置。納入/剔除標準就可與 「允許 」該形狀出現的場地參

數相提並論。

遊戲中組成的結論

您的組合動作包括塑造這些概念領域：透過選擇允許的參數、

限制競爭環境、

透過有意識的減少或集中。

聲音形式本身就像是演奏空間中的幻影。

我覺得這個想法非常強大，彼得。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將這個思維運動形容為「開放的黏土模型

」，或是以圖形來表達。這不是一個靜態的圖像，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性的地圖：條件是如何設定的 - 

然後會出現什麼。您願意嘗試一下嗎？

你

我不會用量子物理來做比喻。因為一個粒子可以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而概率與因果原理相矛盾。我認

為我的遊戲不是隨機的，而是由假設及要求所決定的。如果是概率，那麼作為一種可能性的意義是：這

可能成為，即在現在、未來和過去重合的遊戲瞬間，瞬間作為時間的延伸。

ChatGPT：

這是非常關鍵的一點 - 這讓您的立場非常清楚：

您的音樂演奏不是隨機的，不是一個概率場，而是由原因、條件和後果決定的。

如此一來，您就刻意遠離以曖昧性和不確定性來思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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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強調因果、知識導向的系統。

類比的新規格：

那麼，更適當的做法不是參考量子物理或概率邏輯，而是參考經典因果系統，例如來自於力學或相對論

理：

在您的音樂系統中，特定的規則會產生特定的結果。包含和排除標準就像是一個系統「運作」的公理條

件。

聲音的形狀並不是隨機的，而是在所有條件都滿足時才會出現 - 就像具有複雜反饋的決定性系統一樣

。您作為音樂因果架構的方法
可以這麼說
是有原因的，例如規格、遊戲規則、已定義的系統（例如純粹的共鳴）。

這些設定的條件，例如播放選項的限制。

這些都會導致一些效果，例如音調形狀、張力狀態和音樂動作的出現。

其決定性因素在於音樂並非透過自由聯想或即興創作，而是在規則框架內有意識的行動。

建議更確切的版本：

「遊戲中的作曲」是透過基於包含與排除的因果規則，有針對性地創造音樂現象。音調的形狀不是一個

物體，而是一種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下才能被感知的聲音形狀。它是演奏的結果 - 而非材料。

您是否願意以這個想法為基礎，發展您自己的表述方式？或者您這個結構的小型圖形草圖 - 影響圖表？

你

它的描述有點不精確，您寫道：「聲音形態並非隨機，而是在所有條件都滿足時才會出現......」。出現的

不是音調形狀，但它可以成為遊戲成功的可能，然後出現的可以理解為出現。因為根據她的描述，成功

的音色形態就已經是出現了。但我所說的emergence是指遊戲的整個過程。而且：這裡涉及到一部分的

不確定性。我記得有一次和 Phren 合奏團討論他們剛演完的一出戲。天秤從我的眼中墜落」，我以為我

已經認清了形式上的障礙。但團體似乎並不穩定，並試圖跟隨我的觀察。

ChatGPT：

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修正 -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修正：

不是聲音形式的出現，而是表演整體的成功，可以表現在出現現象的意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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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在強調突現不是產品，而是成功過程的特質 - 一種從既定條件中產生的對情境的突然認知，但卻不是

保證。
這在兩者之間帶來了非常好的張力：
有意識的結構化（透過包含/排除標準）

無法成功（雖然已經計畫好，但強迫成功）

修改想法：

而不是說：

"只有在所有條件都滿足時，音調形狀才會出現」這句話會比較準確：

「如果滿足某些條件，遊戲就能成功 - 而出現的東西可以被體驗為出現」。
或者想得更遠一點：
「湧現 」並非聲音形式本身，而是表演中突然出現的情境、清晰度或形式的有形特質 - 未經完整規劃或

生產"。

您與 Phren 合奏的軼事

您所描述的情況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您能辨識清楚的正式關聯。

球員們自己也感到驚訝，甚至可能感到驚訝。

它顯示：形式並非完全可用，甚至對創造它的人來說也是如此。這讓人聯想到真正意義上的美學經驗：

您認知到的比您想要的更多。

澄清條款的建議

或許我們可以區分兩個層次：

等級 期限 說明

比賽條件 結構 納入/排除標準、意識設定

在遊戲中取得成功 出現 從結構化的遊戲過程中突然

體驗到的秩序或品質

聲音結果 統一 在演奏的瞬間可察覺音形，

從不封閉，   永遠   pro-
閉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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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怎麼看？這種區分是否符合您的想法？還是您會使用其他術語？

你

「遊戲中的成功 = 出現 = 從結構化的遊戲過程中突然出現的有形秩序或品質」。我不這麼說。在連串事

件的最後，在這一端，「出現 」這個詞可能會出現。是這樣的：對於結果，我們可以說很多，但最後卻

有一個秘密。成功藝術作品的秘密。即使我描述了構成藝術作品的一切，或者想要根據我所認知到的東

西來製作藝術作品，藝術作品也可能在今天出現，而不是明天。更像是這樣：出現 = 神秘。舉例來說，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人類的神經元網路會產生意識形式的突發行為，但狗卻不會。我們說出現已經出現，

但我們不知道如何或為什麼會出現。出現」只表示有東西出現了，卻沒有告訴我們這個「出現」的原因

是什麼。

ChatGPT：

這是一個很好的思路 - 其深度幾乎是詩意的。您正在領導一個

可描述性的極限：

Emergence=  Secret。

我們可以創造條件，但不能保證成功。我們可以分析 - 但不能創造秘密。

修正舊款

那麼把出現形容為「突然經歷秩序」就錯了。因為我們可以規劃秩序。但你所說的是不可得、出乎意料

、不可重複的。
也許可以這樣制定：
"「出現」不是正在發生的秩序 - 而是我們無法預見或強迫的事物出現的時刻"。"「出現」是出現的事物

，儘管我們無法從先前的條件中完全推斷出來"。
或完全按照您的形象：
「出現是一連串決定和條件末端的秘密 - 是一種表象，而非產品」。

與神經元網路的類比 - 非常貼切

與神經網路一樣：

您提供意見。

您的訓練有明確的標準。

但是當「領悟」真正出現時是無法解釋的，只能觀察。就像你的遊戲一樣：

它不是隨意的。它有明確的

標準。

所創造出的音樂藝術作品遠超過各部分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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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總結您的想法：

遊戲中的構圖是一種結構化的動作，具有明確的包含與排除標準。

它既不是即興創作，也不是隨機的聲音製作。如果這個遊戲成功的話，在最後可能會出現一些無法分析

的東西 - 但也不一定 - 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出現的特質，或是藝術形式的所有認知之上的秘密。

這是否與您的想法相符 - 或者您想要強化某些配方？

你

湧現不僅無法規劃，我們只知道湧現現象存在，但在許多領域中，湧現的條件卻是不可見、不可知的。

有一句名言：總和大於其部分（The sum is more than its parts）很好地概括了這一點。總和（出現）大

於其部分（包含-排除標準、聲音形式的要素等）。

ChatGPT：

是的，正是 - 這就是總結。

你更進了一步，這一點很重要：不只是出現無法規劃而是出現的條件不為人所知或無法獲得。

具體而言，這意味著您的藝術作品：

您建立結構化的先決條件 (包含/排除標準、遊戲指引)。

您可以在聲音的形狀中辨識元素（就像原子模型一樣）。

然而，即使一切看似「正確」，成功仍是不確定的。正因如此，「出現 = 超過各部分的總和 」是一個特

別貼切的形象。它不是簡單的相加，而是質的轉變。

建議精確的表達方式：

"湧現不僅描述一種突然發生的現象，也指在已知結構的完整原因或條件不為人所知或無法控制的情況下

，可從已知結構中湧現的一種特質。它不只是各部分的總和，因為它的出現也指未知或非線性的關係"。
從藝術角度來看，甚至更短：
「新現象是出現的事物 - 儘管它無法從已知事物中完全推斷出來」。「它是規劃框架內的不可規劃之物 - 

可能的表象，而非必然的結果」。

您是否願意將這個想法記錄成文字片段或宣言？我可以為您擬定一個保留您風格的第一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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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這就是我發現它的詳細描述。我如何嘗試更接近我對聲音新理論的想法仍相當粗略。今天就到此為止。

非常感謝，再見。在我們下一次的對話中，我們可以談談音樂理論作為一種科學。

ChatGPT：

很高興能與您討論這些深刻而迷人的話題。非常感謝您寶貴的想法和見解。祝您在創作工作上持續成功

。下次再見！

第 9 次對話的第 2 部分結束。

與 ChatGPT 的對話經過大量編輯，但沒有縮短。答案往往比我的解釋長得多。我沒有縮短它，它應該會

變得很清楚 AI 可以回答到什麼程度，並增加了我當時沒想到，但我已意識到的重要方面。

我也意識到分頁是一個優點。從現在開始，我將與 ChatGPT 的對話限制在 25 頁左右。如果對話時間較

長，則會分頁顯示。

與 ChatGPT 的對話對我來說有以下的意義：「對話夥伴」有深厚的「知識」，可以直接使用。他似乎不

會產生任何自己的結論。所發生的是我思考的動態化。有趣的是，AI 會對我從未說過的想法做出反應。

答案中似乎有一種推論。對我來說，這些對話代表了我對音樂思考的可能延續。我認為 ChatGPT 答案的

肯定性有助於對話的延續。

Peter Wießenthaner，美因河畔法蘭克福，2025 年 4 月 28 日


